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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力 与 融 合∗

———朱子道统说的形成与发展

丁 四 新

摘　 要：朱子道统说的提出和建构、发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前提和来自道学运动上的思想张力。 它是在不断融合理

学思想特别是北宋五子思想及儒家经学观念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 朱子继承了二程的道统说，肯定二程得道统

之传，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自己之道统论的建构：他首先肯定并强化了周程授受一致的说法，阐明了周子的本体宇

宙论即二程的理气论，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新道统说；进而，在《近思录》等书中正式编织了由二程、周、张四子所构成

的理学道统；最后，在重视《周易》经学、贯通“四书”“六经”、重返孔子之思想世界的过程中，朱子建立了融贯古今、
彼此关涉的新经学体系，构造了一个更为完备、博大的新道统体系，将邵雍和伏羲、神农、黄帝同时纳入道统谱系之

中。 朱子道统说的形成和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理学、经学在宋代道学运动中所造成的思想张力和朱子个人集大成

的思想性格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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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构“道统”，是近世儒学的一个重要议题，它
贯穿于整个宋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之中。 何谓“道”
（道体）？ 孰能传道 （谱系）？ 以及如何传道 （方

式）？ 这是道统建构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其中第一

个问题最为关键。 在提出之初，儒家道统说即肩负

着批判外道、维护儒学正统和圣贤自任以传道的重

大任务。 大抵说来，从韩愈到二程，儒家道统说以孟

子其人其书为建构中心。 但与此同时，北宋五子在

道统内涵的认识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和分裂，这特

别表现在《孟子》与《周易》两经，二程与周、邵的分

别上。 这些差异和分别，是重构道统说的必要张力

和学术前提。 朱子（１１３０—１２００）道统说的建构即

是如此。 朱子是如何面对这种张力，并在此前提下

建构其道统说的？ 这是本文要追问和回答的根本

问题。

一、道统说的提出及其在宋代的张力

１．道统说的提出：韩愈《原道》与“道统”概念的

基本含义

一般认为，儒家道统说滥觞于孟子①，而由韩愈

（７６８—８２４）正式提出来。 韩愈之后，唐人皮日休、
陆龟蒙、林慎思等多有相关论说。②据《原道》篇③，
韩愈所谓“道”指“道德仁义”；落实下来，具体指那

些表现在政教和人伦日用上的其文、其法、其位、其
服和其食。 韩愈所说的“道”，在性质上与佛老外道

对立。 “道统”的“统”，即“统系” “脉络”之义。 而

此“统系”，实指传道的圣贤。 从本质上来说，“道
统”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从历史的传承来说，它又可

能是断裂的、不连续的。 “道统”的这种断裂性和不

连续性，决定了传承或建构“道统”的必要性。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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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篇中，韩愈建立了尧→舜→禹→汤→文→武→
周公→孔子→孟轲的传道统系，而所谓“道统”即落

实在这个传承统系上。 “道”得其人则传，不得其人

则止。 道统起点是“尧舜”，终点是“孟子”。 孟子被

列入道统，意义重大。 对于韩愈来说，《孟子》是构

造道统说的主干。 孟子以继承尧舜之道自居自命的

精神④，与韩愈辟佛老、倡道统之说正同。 此其一。
其二，韩愈道统说中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
子，都已出现在《孟子》一书中，他们都是孟子所推

崇的圣人。 孟子在《尽心下》末章具体展现的道统

谱系⑤，正是韩愈道统说的直接来源。
韩愈在道统论上的贡献，得到了程颢（１０３２—

１０８５）、程颐 （１０３３—１１０７） 兄弟的肯定。 程子曰：
“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 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病，
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 至

如断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与杨，择焉而不

精，语焉而不详。’若不是它见得，岂千余年后便能

断得如此分明也？”⑥伊川曰：“退之晚年为文，所得

处甚多。 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

了。 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 如曰：‘轲之死

不得其传。’似此言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

得出，必有所见。 若无所见，不知言所传者何事？
《原性》等文皆少时作。”⑦韩愈的道统说，不仅得到

了二程兄弟的肯定，而且是程朱道统说的直接来源。
２．北宋道统说的张力：二程的道统说及其与周

邵的差异

宋儒的道统说既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也是在宋

代学者的努力建构中形成的。 其中，从二程到朱子，
是宋代道统说发展的主线，《宋史·道统论》即以朱

子的道统说为基础。 朱子集宋代道统说之大成，而
此前或同时代的学说差异和分歧，即构成了朱子本

人构造道统说的前提和必要张力。 具体说来，朱子

重构道统说，首先必须面对道学特别是北宋五子的

思想张力。
在北宋五子中，二程的道统说或道统意识最为

强烈，最为重要。 他们的道统说包括四个要点。 其

一，二程提出了“圣人与道无异” “圣人无优劣”和

“经所以载道”的观点，完成了对道统说之逻辑前提

的论证。 这是韩愈没有做到的。 对于“道” “圣人”
“经”这三个要素的关系，二程做出了合乎逻辑的阐

明。 其二，二程肯定韩愈提出的道统观，肯定其所谓

“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之说。 韩愈的道统说是宋人

道统说的正宗来源，而二程的道统说又是宋人道统

说的主干。 其三，二程虽然肯定和继承了韩愈的道

统说，但又不承认韩愈本人在道统中的地位。 程颐

肯定程颢（号明道）得圣道和圣学之传，是孟子之后

的传道者。 伊川亦以此自任。⑧综合多种资料，二程

的道统谱系是这样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
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程子。 其四，二程以

“四书”为经，且在“四书”中又以《中庸》和《孟子》
为核心来构造自己的道统观。⑨这一点与周子、邵子

的差别较大。
进一步， 二程的道统意识明显高于周敦颐

（１０１７—１０７３）、张载 （ １０２０—１０７７）、邵雍 （ １０１１—
１０７７）三人。 二程兄弟都非常重视韩愈的道统说，
而周、张、邵三氏则不够重视，甚至忽视了韩愈之说。
这反映出周、张、邵三人在道统意识上的自觉性远不

及二程。 在经典依据上，二程更重视 《中庸》 《孟

子》，以思孟一系为道统建构的基础；而周、张、邵三

氏更重视《周易》一经，以远绍羲皇始祖。 具体说

来，周子重视所谓本体宇宙论，重视太极图所包含的

本体宇宙论思想，重视《易》 《庸》之学的融合和再

诠；张子重视以《周易》来阐述自己的气论思想；而
邵子则重视象数、自然世界和历史世界之理的推展，
伏羲先天图义和元会运世、皇帝王伯的历史哲学是

其最为著名的两个思想成果。 对于《周易》，二程虽

然没有轻视，程颐甚至撰述了《程氏易传》一书，但
其解释原则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解释的重点

落实在卦爻辞（“予所传者辞也”⑩）和人伦物理的

安顿上。 二程的核心概念是“理”或“天理”。
朱子建构其道统说所依据的张力和前提，也体

现在二程对于周、张、邵三子的批评上。 对于周子，
程颢是这样说的：“吾学虽有所受”，但其根本（即
“天理”“吾与点之意”或“道学”）是“自家体贴”出
来的。􀃊􀁉􀁓小程子的看法也大体相同。 可见二程所谓

道，与周子所谓道在含义上有较大差别。 对于张载，
一方面，二程高度评价了《西铭》，认为它是“《原道》
之宗祖”，“孟子之后，盖未见此书”，并说“子厚之

识，孟子之后，一人而已耳”；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认

为张子的思想跟邵雍一样未免于流弊，而这个流弊

是“以清虚一大名天道”， “是以器言，非形而上

者”。􀃊􀁉􀁔对于邵雍，二程的批评尤甚，这包括三点：第
一，邵雍之学重在推究物理和观化，“玩心高明”，但
其道“偏驳”，“大抵似扬雄”；第二，邵雍“却于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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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所得”，“根本不帖帖地”；第三，邵雍之学独出

自李挺之，而“推数及理”，且相当自负，“尧夫自是

悠悠，自言须如我与李之才方得道”。􀃊􀁉􀁕确实，二程在

道学上与周、张、邵三子的差距很大。 不过，这些差

距却变成了朱子建构其道统说的必要前提和张力。
总之，从孟子到韩愈，从韩愈到二程，这是朱子

构造道统说的基础。 二程与周子、张子、邵子存在多

方面的差异；其中，后三者更重视《周易》一经，他们

的思想受到《周易》更为深刻的影响。 朱子道统说

的新建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以吸纳《周易》
经学及其思想为基础的。

二、朱子道统说的建构：以“四书”为中心

１．对于疑孟思潮的批评与回应

据朱彝尊《经义考》所录，北宋时期注解和阐释

《孟子》的著作甚众。􀃊􀁉􀁖大约在宋神宗年间（１０６７—
１０８５），尊孟崇孟成了思潮，并得到了官方的正式承

认。 《孟子》立经和孟子配享，是孟子不断升格的两

个标志性事件。􀃊􀁉􀁗随着尊孟崇孟思潮的展开，北宋时

期也兴起了疑孟思潮，李觏（１００９—１０５９）的《常语》
和司马光（１０１９—１０８６）的《疑孟》即为疑孟思潮的

代表作。􀃊􀁉􀁘邵伯温（１０５５—１１３４）在《邵氏闻见录》卷
十一至卷十三列举了十家疑孟言论􀃊􀁉􀁙，可见当时疑

孟思潮之盛。 疑孟思潮同样是朱子构造道统说的前

提。 从一方面看，朱子必须对疑孟思潮做出回应；从
另一方面看，朱子必须回答孟子其人其书是否能够

成为道统说之主干的问题。 换句话说，回应和批驳

疑孟观点，既是朱子重构道统说的必要内容，又是对

二程道统说的肯定和继承。
与朱子同时，胡宏、张九成和余允文等批评和回

应了司马光、李觏、郑淑厚、苏轼乃至王充等人的疑

孟观点􀃊􀁉􀁚，其中余氏的《尊孟辨》最为重要。 朱子即

在余氏的基础上撰成了《读余隐之尊孟辨》一文，进
一步点评、回应和批评了司马光、李觏等人的观点，
阐明了孟子在道统谱系中的重要地位。 朱子说：
“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 此非深知所传

者何事，则未易言也。 夫孟子之所传何哉？ 曰仁义

而已矣。”又说：“有孟子而后《六经》之用明，有王道

而后天子之位定。 有《六经》而无《孟子》，则杨墨之

仁义所以流也；有天子而无王道，则桀纣之残贼所以

祸也。 故尝譬之，《六经》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运

舟之人；天子犹长民之吏，而王道犹吏师之法。 今曰

《六经》可以无《孟子》，天子可以无王道，则是舟无

人、吏无法，将焉用之矣？”􀃊􀁉􀁛孟子是建构儒家道统说

的关键，他能否在道统中安如磐石，在程朱看来，这
关系到道统说本身能否成立的问题。 同样，为了继

承二程的道统说，朱子就必须回应和批评当时的疑

孟思潮，并弘扬孟子在道统中的重要性。 不仅如此，
朱子由此拓展，进一步重构了自己的道统说。

２．以“四书”为基础建构的新道统说

乾道癸巳年（１１７３），朱子《中庸集解序》曰：
　 　 《中庸》之书，子思子之所作也。 昔者曾子

学于孔子，而得其传矣。 孔子之孙子思又学于

曾子，而得其所传于孔子者焉。 既而惧夫传之

久远而或失其真也，于是推本所传之意，质以所

闻之言，更相反复，作为此书。 孟子之徒实受其

说，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 汉之诸儒虽或擎

诵，然既杂乎传记之间而莫之贵，又莫有能明其

所传之意者。 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书，为之论

说。 然其所谓灭情以复性者，又杂乎佛老而言

之，则亦异于曾子、子思、孟子之所传矣。 至于

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传之要，以著于篇；
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遗旨而发挥之，然后其学

布于天下。􀃊􀁊􀁒

《中庸集解》，是朱子同时代的儒者石敦山的著

作。 此篇序文以《中庸》为中心，《中庸》乃传道之

书。 序文将周濂溪和二程构成了一个前后相继的道

统次序。 濂溪与二程之一贯，这在较大程度上出于

朱子的绎和安排。
淳熙己酉年（１１８９），朱子的道统意识和道统说

有了新的进展。 在《中庸章句序》中，他说：
　 　 《中庸》何为而作也？ 子思子忧道学之失

其传而作也。 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

之传有自来矣。 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
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尧之一

言，至矣，尽矣！ 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

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 以天下相传，

天下之大事也。 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
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 则天下之

理，岂有以加于此哉？ 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

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
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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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

舜者。 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

传得其宗。 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

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 子思惧夫愈久而愈

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

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

之学者。
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

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

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

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
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沈潜反复，盖

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

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着章句一篇，以俟后之

君子。 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

辑略，且记所尝论辩取舍之意，别为或问，以附

其后。 然后此书之旨，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

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

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 虽于道统之传，不敢

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行远升

高之一助云尔。􀃊􀁊􀁓

比较此序与上一序，可知朱子在此展现了更为

强烈的道统意识，其道统说有了大幅拓展。 这又包

括三点：第一，朱子具体指明了儒家或圣贤所传之

“道”为《论语·尧曰篇》所谓“允执厥中”，或《尚
书·大禹谟》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执厥中”，将“四书”之《中庸》与“六经”之《书经》
上下贯通起来。 在朱子看来，“允执厥中”即孔门心

法，即尧舜之道，即道统之所传，即子思作《中庸》之
意。 子思作《中庸》的目的，就是为了“推本尧舜以

来相传之意”。 第二，朱子不但建立了颇为复杂的

道统谱系，而且为建立道统谱系确立了新的原则。
这个复杂的道统谱系是：尧、舜、禹→汤、文、武之君 ／
皋陶、伊、傅、周、召之臣→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
子。 禹以上，为圣王相传；禹以下，为圣君、圣臣共

传；孔子以下，为素位的圣贤传之。 自孔子以下，道
统之传纯为儒门圣贤。 这个新的原则是“圣圣相

承”，道统之传，与其人在位不在位没有必然的联

系。 换句话说，在道统之传的过程中， “道” 高于

“势”，“德”高于“位”，这是基本原则。 由此，朱子

强化了孔子在道统中的重要性，《中庸章句序》曰：
“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

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第三，肯定程子得道统之

传，同时表明自己亦有意传承此道。 程子虽然自言

传道，但他们得道统之传毕竟需要得到后人的承认。
朱子肯定程子优先于其他宋儒，在宋代道统之传中

居于核心地位，这对于近世儒学来说是一个很重要

的判断。 至于朱子本人的传道意识，既可以从他对

于此前道统之传的叙述得到肯定，同时也可以从他

在本《序》中的旨意直接反映出来。 其实传道，是朱

子作为一个理学家的意义所在；而他以传道自任，乃
是其作为一个理学家的题中之义。

３．《大学章句序》道统谱系之新变化

宋儒的道统说，无疑与“四书”经典地位的确立

具有密切关系。 《论语》 《孟子》 《大学》 《中庸》，已
作为一个整体得到了二程的重视，二程即在一定程

度上认为它们优先于“六经”。 这预示着道统之传

的历史境遇及其所生长发展的文化价值发生了变

化。 相比于二程，朱子更加重视“四书”的整体性，
不但明确提出了“四书”的概念，而且在其道统谱系

中，曾子、子思的位置更为显赫，儒门传道之意更为

明确。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庸章句序》相比，
作于同年（１１８９）的《大学章句序》即在道统谱系上

有明显的差异。 此序曰：
　 　 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
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于是河南

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此序与《大学章句序》

作于同年，因此这两篇序文所述道统说在内容上应

当是互补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不过，这两

篇序文在道统说上有差异，应当抉发出来。 从道统

谱系来看，本篇序文在尧、舜之上增加了伏羲、神农

和黄帝三位。 如果我们孤立地看这两篇序文，《中
庸章句序》即以尧舜为继天立极，为传道之端，而本

序则以伏羲、神农、黄帝三氏为道统之始。 伏羲、神
农、黄帝这三位上古圣王不见于《论语》 《大学》 《中
庸》三书；对于神农，《孟子》虽然有所提及，但孟子

本人不但不以为圣人，反而对神农之术厚加批评􀃊􀁊􀁔。
不但如此，“六经”本亦不言伏羲、神农、黄帝，唯深

受齐文化影响的《系辞篇》以之为圣王。 不过，在宋

代，学者一般认为《易十翼》为孔子之作，“六经”为
孔子所述作，朱子亦以为然。 根据经典自身的统一

性和完美性，朱子遂不得不在道统谱系中增加伏羲、
神农和黄帝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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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朱子的道统观似乎发生了一定的 “位

移”：从孟子转向了孔子，从“四书”转向了“六经”。
或者更准确地说，朱子试图在道统的叙述中将孟子

与孔子、“四书”与“六经”协同起来，欲使之达到完

美无缺的地步。 朱子的道统说为何会发生此一变

化？ 因其所依赖的思想资源和经典资源都发生了变

化。 而这种变化其实又反映了朱子本身思想的深化

和拓展，即在传统儒学和新儒学的不断影响下，他的

思想形成了从二程扩展到五子的新理学统系。 而这

个新理学统系的形成，遂不得不要求其重构道统说。

三、朱子道统说的重构：以《周易》为中心

１．道统说的新思想资源与朱子道统说的建构

理学的发展与经学的发展是同步的。 朱子一方

面在不断完善和强化程子建立的“四书”体系，但另

一方面又试图突破此一体系，建立“四书”与“六经”
相统一的新经学体系。 在道统说上，朱子的建构亦

是如此。 朱子在超越二程的道统说、建立自己之新

道统说的同时主要借鉴了理学和“六经”两大资源。
在学术上具有集大成性格的朱子，面对全部的儒学

精华，既需要将周、张、邵三子的思想涵摄在内，又需

要足够重视孔子所述作的“六经”。 在《中庸章句

序》中，朱子已在较大程度上意识到此一问题，通过

《尚书·大禹谟》 “十六字心传”，他将“六经”之一

的《尚书》明确地作为其理学和道统说的经典依据。
在《大学章句序》中，朱子又以《周易》为经典依据。
《周易》一经作为理学与道统说之依据，意义重大。
其一，在汉唐经学中，它一直居于群经之首，为道之

原；其二，《系辞下》所述伏羲、神农、黄帝三位圣王

自秦汉以来已列入“三皇五帝”的大一统民族意识

的叙事结构之中。 朱子的态度是，与其回避之，莫如

重视之。 这是朱子不同于程子的地方，二程几乎没

有提及这三位圣王。
实际上，在韩愈、二程之外，唐宋以来有一派儒

者坚持从“六经”、从《周易》、从孔子的角度来观察

和看待儒家的道统问题。 “六经”，乃孔子所述作，
然则建构道统，舍“六经”，舍《周易》，其可乎？

第一，将伏羲、神农、黄帝三位圣王最先加入道

统谱系的人大概是唐末的名儒林慎思（８４４—８８０），
可参见林著《伸蒙子·合天篇》。􀃊􀁊􀁕林氏晚于韩愈，
他的道统谱系显然强调了《周易》一经的重要性。

第二，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 （ １００５—

１０４５），就非常强调《周易》对于道统说的重要性。
石介推崇韩愈，他认为韩愈作《原道》，其功可以与

箕子作《洪范》、周公作《周礼》、孔子作《春秋》和孟

子作《孟子》相提并论，而他本人则愿意追随韩愈之

后，他说：“余不敢厕吏部于二大圣人之间，若箕子、
孟轲，则余不敢后吏部。”􀃊􀁊􀁖石介为何说他“不敢后

吏部（韩愈）”？ 这来自他的道统意识和他个人的胆

识。 在孔孟之间，他更推崇孔子，将自己置身于与孟

子平等的地位，而欲提出新的道统观和道统谱系。
根据《辨易》《尊韩》《上刘工部书》三篇􀃊􀁊􀁗，石介的道

统观和道统谱系，显然以儒家典籍“六经”为背景。
石介所说的圣人有略有繁，略者为伏羲、神农、黄帝、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繁者为伏羲氏、神
农氏、黄帝氏、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唐尧氏、虞舜

氏、禹、汤、文、武、周公、孔子。 这十四位俱为圣人。
与圣人相对，孟轲、荀况、扬雄、王通、韩愈五位为贤

人。 圣与贤虽然均可传道，但有高下之别。 在石介

看来，道统之传，总共十九人。 此其一。 其二，石介

的道统说区分了圣人和贤人，重视孔子，并以伏羲、
神农、黄帝为道统之祖。 圣贤的区分，特别是以孔子

为圣人、以孟子为贤人。 这种划分和判断与程朱不

同。 其意义在于宣告道统说应当突破以孟子和韩愈

所云为据的界限，而回归到孔子那儿，以孔子之述作

为判断根据。 进一步，在上述十四圣之中，石介最重

视孔子，认为“孔子为圣人之至”，又说“道始于伏羲

氏，而成终于孔子”。 而“道”何以成终于孔子？ 以

“六经”故也。 其三，在“六经”中，石介突出了《周
易》在构造道统说中的作用。 从《系辞传》 到《汉

书·艺文志》，易学形成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的说法，而这一经典说法的形成，使得《周易》可以

将伏羲、文王、孔子三圣贯通起来。 不但如此，而且

在《辨易》一文中，石介认为三圣作《易》的目的是为

了救乱传道，而不是为了播乱于世。 综合看来，以上

三点是彼此贯通的：从孟子回到孔子，从《论》 《孟》
返之“六经”，从尧、舜上溯至高辛、颛顼、少昊、黄
帝、神农和伏羲，这是石介道统说的逻辑体系。 而这

个逻辑体系以《周易》为中心，在整体上与韩愈、二
程的道统说存在着巨大的罅隙。

第三，比朱子稍前，胡宏（１１０２—１１６１）所说的

道统谱系与石介很相近。 《知言·大学篇》曰：“此
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
轲氏之学，立天地之经，成万物之性者也。”􀃊􀁊􀁙胡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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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伏羲、神农、黄帝为圣人和道统之祖，这种说法

源于《周易·系辞传》，石介曾肯定在前。
另外，胡宏认为程子直接继承了周子之学􀃊􀁊􀁚，这

与二程本人的说法是不同的。 二程虽然从学于周

子，但认为自己仅从周子那儿习得了一些风气和话

头，真正的道理其实由“自家体贴得来”的。 不仅如

此，二程其实对周子略有微词。 胡宏则为了表彰周

子之学，在《周子通书序》中借程子以推尊之，其情

可谅。 廉溪之学其实界于两大思路，即气化宇宙论

的老传统和理气说的新传统之间。 如何弥缝和融合

这两大思路，是南宋诸儒需要完成的思想任务。 胡

五峰以主辅来处理此二者的关系。 对他来说，在尧、
舜之上增加伏羲、神农、黄帝三位圣王，这是很自然

的事情。 他的道统观基本没有受到“四书”系统的

限定，而“四书”是由程朱确定的新经典体系。
第四，在宋代，道统的建构与理学具有非常密切

的关系，而如何梳理和认定道学统系，是令人颇费思

量的重大问题。 朱子就宋代道学统系的建立做了两

项工作，一项是编录了《伊洛渊源录》 （初稿作于

１１７３ 年），一项是和吕祖谦（１１３７—１１８１）一起编纂

了《近思录》。 前一书以梳理二程学术思想之渊源

为中心，但其权威性没有得到吕祖谦等人的承认；而
且，这部书的出版，朱子生前也没有正式授权。 淳熙

二年（１１７５），朱子与吕祖谦共同编纂了《近思录》一
书。 《近思录》的编纂，标志着道学及北宋道统体系

的完成。 是书不但勾勒出道学的思想体系，而且确

立了二程、周、张四子的道学框架，其意义非同一般。
不但如此，随着受到蔡元定（１１３５—１１９８）的影响，
朱子对于《周易》和邵雍易学的兴趣与日俱增，而这

最终使得其道统说进一步发展：一者，朱子强化了

《周易》的重要性，提出了“四易说”；二者，在道统谱

系上，他增添了邵子和伏羲、神农、黄帝四位。
总之，朱子以集大成（综合）的方式处理了道统

重构中诸要素的关系及其所造成的难题：一方面，他
以“孟子—韩愈—程子”一系为基础建立了尧、舜以

下的道统谱系和由“四书”所构成的经典体系；另一

方面，他将北宋道学体系和“六经”包容进来，建立

了以孔子为经学视点、从伏羲伊始的新道统谱系。
２．朱子思想的深化、拓展与朱子道统说的建构

在《中庸章句序》 中，朱子的道统说上接 《尚

书·大禹谟》的十六字心诀，从理上说，这是颇为自

然的。 但是，在《大学章句序》中，朱子又加上伏羲、

神农、黄帝三圣，作为道统之祖，这是很不自然的，因
为“四书”无涉此三圣。 很显然，如果要在道统中加

上此三圣，那么单靠“四书”作为经典资源是无法胜

任此一架构任务的。 陈荣捷曾说：“其（朱子）道统

之哲学性，不止基于 《书》 之十六字诀，而亦基于

《易》之太极……以为非有太极阴阳之说，不足以成

全其理气学说。 故添入周子，上溯伏羲。 其道统之

贡献，皆由其理学之贡献而来，事非偶然也。”又说：
“朱熹于周子著作中特别表扬《图说》，并予以重要

地位，使之成为新儒家哲学之基石。 自朱子以来，
《太极图说》已为新儒家形上学讨论之起点。”􀃊􀁊􀁛陈

说是对的，这是朱子道学的理论基础及其道统建构

的目标。 朱子乃宋代道学之集大成者，其性格如是，
其目标亦复如是。 从“允执厥中”派生出性情中和

之说，从“太极阴阳说”派生出理气天人之说，这是

朱子道学贯通经学与理学的内在逻辑。 故朱子在此

不得不上接濂溪之学和《周易》经学，从《太极图说》
和《易传》的太极阴阳说中获得理学的支持。 而陈

荣捷在此将周敦颐仅看作朱子通往易学和上溯伏羲

的桥梁，这显然是不够周全的。 实际上，一者，《周
易》阴阳哲学对于中国哲学有着至深至广的影响，
道学自然不例外；二者，自唐代以来道统说即分为两

大系统，一是以《论》 《孟》为中心的圣人说，一是从

《论》《孟》到“六经”、特别是以《周易》中心的圣人

说；三者，与二程关系紧密的周、张、邵三子都非常重

视易学，且其发明各有义理。 朱子对于周、张、邵三

子的认同有先后，先周、张而后邵子。 《伊洛渊源

录》是朱子建构理学道统之始，而他和吕祖谦合编

《近思录》，则标志理学道统论的成熟。 这两部书是

朱子中壮年之作，都列入了周敦颐和张载，但都没有

列入邵雍。􀃊􀁋􀁒不过，一旦专心于易学，朱子即开始重

视起邵雍来，并对道统说再次做了建构。 朱子在

《易学启蒙》和《周易本义》二书中正式承认了邵雍

在理学体系中的位置，并依此重构了道统说。
从易学看，朱子的道统说先后主要吸纳了周敦

颐和邵雍的思想。 朱子所吸收的周子思想，主要见

于《太极图说》。 乾道九年（１１７３），朱子撰定了《太
极图说解》一书。 首先，在此《太极图说解》中，朱子

竭力推崇周子的《太极图说》，甚至说二程兄弟“语
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 在《周子太极通书

后序》一文中，朱子说：“盖先生之学，其妙具于《太
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蕴，而程先生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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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太极图说解》
则曰：“《易》之为书，广大悉备，然语其至极，则此

《图》尽之，其指岂不深哉！ 抑尝闻之程子昆弟之学

于周子也，周子手是《图》以授之。 程子之言性与天

道多出于此，然卒未尝明以此《图》示人，是则必有

微意焉。”􀃊􀁋􀁔实际上，程子兄弟生前未尝有一言及于

此《图》，且曾多次明言其思想主旨非从外铄，故时

人或有“至程子而不言，则疑其未有能受之者尔”的
说法。 然而既然《太极图说》展现了理学之大纲大

要，且当时已形成周子为“理学之宗”的说法，那么

朱子和张栻就不得不说“观其手授之意，盖以为程

子为能当之”，又说 “其必有微意，是则固然” 云

云。􀃊􀁋􀁕其实，这一说法最早出自胡宏，然后衍及朱子、
吕祖谦和张南轩等人。 其次，在此《太极图说解》
中，朱子以“太极”为核心概念疏解了《太极图说》的
大意，突出了此概念的本体含意，并以“无极而太

极”的命题对“理”本体做了大力阐发。 相比之下，
周子的《太极图说》则保留了相当浓厚的宇宙论意

味。 淳熙十三年官修《四朝国史》所录《太极图说》
首句即作“自无极而为太极”，而朱子则断定周子原

文当作“无极而太极”。 其实，“无极而太极”可以看

作朱子本人对于“太极”概念的一种新理解，对于他

来说，“无极”和“太极”皆就“理”而言：太极是理，
无极即就此理而言之，“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
朱子提出“无极而太极”之说，暗中即以理气说为前

提。 在是“自无极而为太极”还是“无极而太极”的
问题上，朱子和陆九渊兄弟曾大起辩论。􀃊􀁋􀁖辩论的要

害，指向周子的《太极图说》能否作为理学之大纲大

要，且周子本人能否作为理学之宗源上。 而朱子理

学与陆九渊心学之分际，即由此可见。 最后，朱子阐

发了“各一其性”之说，认为性即理即太极，“自万物

而观之，则万物各一其性，而万物一太极也”，“盖合

而言之，万物通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

太极也”。 由此，道德修养的基本路线是人与太极、
理、性的合一，所谓圣人即是其“太极之全体，一动

一静，无适而非中正仁义之极，盖不假修为而自然

也”。 总之，周敦颐将《太极图》归之为易学，《太极

图说》则阐发了大《易》的本体宇宙论思想，朱子进

一步强化了其本体含义，并将本体宇宙论看作理学

的基本框架。 由此，朱子不得不重视易学传统，重视

《周易》一经在道统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邵雍的易数学与先天学，深刻地影响了朱子道

学思想的发展。 朱子理学从程学向周学的扩展，使
得朱子本人不得不深入《周易》的“虎穴”，一探究

竟。 北宋是传统易学的新发展期，象数和义理两派

都很发达。 刘牧、邵雍属于象数派，而胡瑗、周敦颐、
张载、程颐、王安石等属于义理派。 不仅如此，北宋

易学的推展十分复杂。 从师承来看，北宋易学的主

体出自陈抟、种放二氏。 朱震以“图”为推衍线索，
将北宋易学的主体分为三系，即以邵雍为代表的先

天图系，以刘牧为代表的图书学系，和以周敦颐、二
程为代表的《太极图》系。􀃊􀁋􀁗当然，二程是否属于《太
极图》系，是存在疑问的。 朱子在此相信朱震之说，
并由此接上话头，从程学入濂溪学，从《太极图》入

易学，进而荟萃整个北宋易学的思想成果，将刘牧的

图书学和邵雍的先天图学都纳入自己的易学体系的

建构中。 《易》为《五经》之原和《五经》之首，新经

典体系的建立，使得道统说从“四书”的背景进入

“六经”的背景之中。 这样，朱子就不得不重构自己

的道统说。
《易学启蒙》 一书由朱子和蔡元定 （ １１３５—

１１９８）合撰。 《启蒙》成书于淳熙十三年（１１８６），朱
子对此书甚为满意，一次他“说《大学》《启蒙》毕，因
言：某一生只看得这两件文字透，见得前贤所未到

处”􀃊􀁋􀁘。 《启蒙》卷一《本图书》论《河图》《洛书》，卷
二《原卦画》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一直到六十四卦的生成，又论《伏羲

八卦图》《伏羲六十四卦图》和《文王八卦图》。 先天

八卦图、先天六十四卦图和后天八卦图，其说本于邵

雍，其推演之法亦本于邵雍。 朱子和蔡季通还在

《周易》经传中为其找到了相应的理论依据。􀃊􀁋􀁙

《周易本义》晚于《易学启蒙》成书，最终完成于

庆元年间（１１９５—１２０１）。􀃊􀁋􀁚《本义》后成为科举考试

的教材，影响极大。 是书十二卷，首载《易图》一节，
包括《河图》 《洛书》 《伏羲八卦次序》 《伏羲八卦方

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
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卦变图》九图。 其中

《卦变图》 为朱子所作，其他八图都与邵子有关。
《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

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

卦方位》六图，都出自邵子之手或之意。 朱子为这

九图之作在《易传》中找到了经典依据，同时指出其

制作者。 最后朱子总结道：“右《易》之图九。 有天

地自然之 《易》，有伏羲之 《易》，有文王、周公之

９０１

张力与融合———朱子道统说的形成与发展



《易》，有孔子之《易》。 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

图画，最宜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之意。 文王

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 然读者亦宜各就本

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说为文王之说也。”􀃊􀁋􀁛在具

体注释中，朱子又说：《易》 “其卦本伏羲所画……
《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也”。 至于伏羲如

何画卦，朱子在《周易本义·易五赞·原象》等中做

了说明。 其依据即《系辞传》 “太极生两仪”的画卦

说和重卦说，以及邵子发明的“加一倍法”。􀃊􀁌􀁒

总之，朱子不断继承以邵雍为主的象数学，而且

由此深入对《周易》经传本身的理解之中，认为阴阳

爻象、八卦和六十四卦均为伏羲所画。 这即是说，若
没有伏羲，就不会有《周易》。 在朱子看来，《周易》
对于理学的本体宇宙论和太极阴阳哲学（理气论）
的建构具有重大意义。 由此，朱子从理学和经学两

个领域扩展和深化其思想。 张克宾说：“在朱熹看

来，‘十六字心传’之意蕴尚未直指天道性命之根

本，而此根本就是《易》亦即《太极图》中的太极阴阳

之道，可以说以伏羲为道统之始、易道为道统之本乃

是朱熹理学建构的逻辑必然，而《易》的中道、时中

的内涵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由此可以说，朱熹

理学作为心性学其所依据的经典文本是《四书》，而
作为天人之学其理论的根柢则在易学之中。”􀃊􀁌􀁓张氏

的说法是对的。 不过，还需指出，朱子道统论的最终

完成是从周子转向邵子，从本体宇宙论转向以《周
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太极

阴阳理气说的结果。 而通过纳入《尚书》《周易》，特
别是《周易》一经，朱子再次重构了理学的道统论，
并根据《系辞下》一段话很自然地在道统中加上了

伏羲、神农和黄帝三氏；同时，加上了包括邵子在内

的北宋五子。

四、综合、融通与道统说的重构

１．朱子道统说的三个阶段

大体上说来，朱子的道统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继承二程的思想，以“四书”特别是以

《孟子》为中心，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说。 其中比较突

出的是，他将二程纳入道统谱系之中。 另外，在一定

程度上，朱子和程子一样，亦有以“四书”贯通或涵

盖“六经”之意，以“允执厥中”或“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为贯通二者的津梁。􀃊􀁌􀁔第二

阶段是以《太极图说》及其包含的本体宇宙论思想

为基础，朱子重构了自己的道统说，从《伊洛渊源

录》到《近思录》，理学的道统论（谱系及其理论基

础）被构造出来，同时二程和周子、张子四子受到特

别的重视。 在此时，朱子已在较大程度上认识到

《周易》一经的重要性。 第三阶段是在伏羲作《易》
说或先天易学的基础上，朱子进一步认识到 《周

易》，特别是《易传》“太极生两仪”云云对于理学、经
学及儒家道统说构造的重要性。 道统说从而实现了

从北宋四子到五子，从孟子到孔子，从尧舜到伏羲、
神农、黄帝，从“四书”到“六经”的巨大转变。 朱子

集其大成，完全突破了二程所划定的藩篱。 这样，道
统理论演变为本体宇宙论（太极阴阳理气论）和以

中和问题为核心的心性论；道统的谱系，发展为伏

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
子，再到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和朱熹本人；
道统的经典，扩展为《近思录》“四书”和“六经”。

朱子道统论之三个阶段的演进和开展，与宋代

理学思想及朱子本人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与
朱子本人集大成的学术性格密切相关。 其中，理学

在北宋发展的过程中所造成的思想张力和经术张

力，是朱子发展理学和重构道统说的必要前提。 而

这个思想上的张力，具体表现为二程的心性论理学

与周子、邵子的本体宇宙论理学的张力；相应地，在
经术上表现为“四书”与“六经”之间的张力。 朱子

从“四书” 出发，以 “四书” 为基础，最终回归 “六

经”，实现了自身的突破和超越，对理学的集大成和

道统说的发展，贡献十分巨大。
２．基本经典和道统谱系的构造与扩展

朱子道统说的建构和再建构，除了体现在基本

思想（“道”）的改造上之外，还体现在基本经典及其

次序的构造与厘定，以及道统谱系的构造和扩展上。
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是值得明确和重视的。

第一，在为学次第和道统逻辑的构造上，朱子对

于《近思录》“四书”和“六经”先后次序的安排是有

差别的。 从《近思录》到“四书”，从“四书”到“六
经”，这首先是朱子的为学读书次序。 朱子云：

　 　 《近思录》好看。 《四子》，《六经》之阶梯。
《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淳。）􀃊􀁌􀁕

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

《大学》《论语》 《中庸》 《孟子》之书，然后及乎

《六经》。 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

不可乱也。 故今刻四古经（《书》《诗》《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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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而遂及乎此四书者以先后之。 且考旧

闻，为之音训，以便观者。 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

于此者，附于其后，以见读之之法，学者得以览

焉。 抑尝妄谓《中庸》虽七篇之所自出，然读者

不先于《孟子》而遽及之，则亦非所以为入道之

渐也。􀃊􀁌􀁖

人自有合看底书，如《大学》《语》《孟》《中

庸》等书，岂可不读？ 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

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 然后更

看《诗》《书》《礼》 《乐》。 某才见人说看《易》，
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 《易》自别是

一个道理，不是教人底书。􀃊􀁌􀁗

所谓“《四子》”，指《大学》 《论语》 《孟子》 《中
庸》四书。 上述三条引文，都是讲为学读书之次序

的：《近思录》是“四子”的阶梯，而“四子”是“六经”
的阶梯。 《近思录》为朱子、吕祖谦所编，《大学》《论
语》《孟子》《中庸》为程子所定，“六经”为孔子所述

作。 “四子”与“六经”的关系，由程子初做说明：“或
问：穷经旨，当何所先？ 子曰：于《语》 《孟》二书，知
其要约所在，则可以观《五经》矣。 读《语》 《孟》而

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程子之意在于强调

《语》《孟》的重要，朱子继承此说，在为学读书的次

序上继续坚持“四书”的优先性。
不过，在道统的构建上，朱子起初继承程子之

说，以“四书”特别是《孟子》为经典依据；同时，其道

统说反映在《伊洛渊源录》的编纂上，程子被列为圣

贤，加入道统谱系之中。 与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
反映出朱子的道统观，随其理学思想框架及其内涵

的变化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朱子由重视《太极图

说》所蕴含的本体宇宙论的理路，进而认识到《周
易》一经的重要性；同时，他将周子和张载列入圣贤

之列。 后来，朱子又通过先天《易》而将邵子加入圣

贤之列。 由此，《周易》在经学中的地位变得最为重

要。 总之，朱子的经学伴随着道统的深化和扩展，从
“四书”走向了“六经”。

第二，朱子在其后半生不断加深对《周易》的认

识，并意识到其与道统说的建构具有莫大的关系。
一者，朱子曰：“某尝谓上古之书莫尊于《易》，中古

后书莫大于《春秋》。”􀃊􀁌􀁙又曰：“伏羲、神农见《易大

传》，乃孔圣之言，而八卦列于《六经》，为万世文字

之祖，不知史迁何故乃独遗而不录，遂使《史记》一

书如人有身而无首。”􀃊􀁌􀁚在此，朱子不仅认识到《易

经》《易传》的重要性，而且肯定了伏羲、神农为道统

之祖。 二者，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画以下，文
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尝言太极也，而孔子言

之。 孔子赞《易》，自太极以下，未尝言无极也，而周

子言之。 夫先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 若于此

有以灼然实见太极之真体，则知不言者不为少，而言

之者不为多矣。”􀃊􀁌􀁛这是讲伏羲、文王、孔子、周子这

四位先圣后圣“同条共贯”，诠释易道。 在朱子看

来，儒家的道统即建立在此“实见太极之真体”和先

圣后圣“同条共贯”两条法则上。
第三，朱子的道统谱系经历了一个上加和下接

的扩展过程。 第一步，朱子肯定二程兄弟得道统之

传。 程颢过世时，程颐肯定其兄得道统之传，而他们

的弟子如朱光庭、范祖禹、刘立之等亦肯定二程兄弟

得道统之传。􀃊􀁍􀁒在《中庸章句序》中，朱子不仅肯定

了程子所拟定的道统谱系，而且将程子加入其中。
第二步，朱子先扩展了理学道统，从二程兄弟扩展为

二程、周敦颐、张载四人，这见于《伊洛渊源录》和

《近思录》二书。 其中，周程道统关系的确立，是朱

子道统说新建构的核心元素。 后来，朱子又添加了

邵子，这见于《易学启蒙》《周易本义》二书。 与此同

时，朱子在尧、舜之上更添加了伏羲、神农、黄帝三

圣，作为道统之祖。 《大学章句序》曰：“此伏羲、神
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

官所由设也。”􀃊􀁍􀁓《答黄商伯书》曰：“《启蒙》改本未

成，后便寄去。 近塑得伏羲象，欲奉之武夷精舍，恨
贤者不能一来观之耳。”􀃊􀁍􀁔陈淳将朱子此意做了进一

步的推展，曰：“粤自羲皇作《易》，首辟浑沦，神农、
黄帝相与继天立极，而宗统之传有自来矣。 尧、舜、
禹、汤、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为三纲五常之主。 皋

陶、伊、傅、周、召又相与辅相，跻天下文明之治。 孔

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群圣之法作‘六经’，为万世

师，而回、参、伋、轲实得之。 上下数千年，无二说

也。”􀃊􀁍􀁕第三步，朱子在晚年形成了更为综合、完整的

道统 次 序， 将 司 马 光 也 纳 入 其 中。 绍 熙 五 年

（１１９４），朱子辞官归乡，建沧州精舍，作《沧州精舍

告先圣文》之祝文，其中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恭维

道统，远自羲轩。 集厥大成，允属元圣。 述古垂训，
万世作程。 三千其徒，化若时雨。 维颜曾氏，传得其

宗。 逮思及舆，益以光大。 自时厥后，口耳失真。 千

有余年，乃曰有继。 周程授受，万理一原。 曰邵曰

张，爰及司马。 学虽殊辙，道则同归。 俾我后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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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复旦。”􀃊􀁍􀁖朱子在此将道统谱系赫然分为三节：从
伏羲到周公为第一节，从孔子到孟子为第二节，北宋

六子（周、程、邵、张、司马）为第三节。 第一节除了

伏羲以外，余皆在祝文中略去，可能朱子晚年特重孔

子以下儒门圣贤传道之义。 需要指出，朱子对于司

马光的态度有宽严之分，从宽大言，司马光可以计入

道统，从严格言，则司马光不应当列入。􀃊􀁍􀁗

第四，朱子本人亦有意于道统之传，他的学生黄

榦将其添入道统之中。 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说：
“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
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耳。”此即朱子表露有

意于传承道统之一证。 嘉定十四年（１２２１），即朱子

逝世 ２１ 年后，黄榦在《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

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中说：“窃闻道

之正统，待人而后传。 自周以来，任道统之责，得道

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

人而止耳。 由孔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

始著……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

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不但肯定朱子得道统

之传，而且肯定道统之传在当时有赖于朱子了。

五、结语

朱子道统说的提出和建构、发生和发展，有其历

史前提和来自道学运动上的思想张力。 它是在不断

融合理学思想特别是北宋五子思想及儒家经学观念

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 在北宋五子中，二程的道

统意识非常强烈，形成了以“四书”为基本经典及其

所涵盖的圣贤人物为谱系的道统说。 相比之下，周
子、张子和邵子的道统意识则较为淡薄，他们更重视

本体宇宙论的建构和宇宙数理的推演，以及对《周
易》一经的诠释。 朱子直接继承了二程的道统说，
肯定二程得道统之传，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自己之

新道统论的建构：他首先肯定并强化了周程授受一

致的说法，阐明了周子“无极而太极”的本体宇宙论

即二程的理气论，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新道统说，这是

朱子铺设的打上自己印记的第一块奠基石；进而在

《伊洛渊源录》《近思录》两书中，朱子正式编织了由

二程和周、张四子所构成的理学道统，并在一定程度

上开始意识到了《周易》的重要性；最后，在重视和

解释《周易》、贯通“四书”“六经”、重返孔子之思想

世界的过程中，朱子建立了一个融贯古今、彼此关涉

的新经学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将邵雍纳入理

学道统之中，另一方面将伏羲、神农、黄帝列为道统

之祖，从而构造了一个更为完备、更为包容、更为博

大的新道统体系。 归根结底，朱子道统说的形成和

发展，是由理学、经学在宋代所遭遇的道学运动及其

思想张力和朱子个人集大成的思想性格所决定的。

注释

①《孟子·尽心下》。 ②〔唐〕皮日休：《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 《请孟

子为学科书》，《皮子文薮》卷九，萧涤非、郑庆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８１ 年，第 ８７—８９ 页。 皮氏佚文《襄州孔子庙学记》亦涉道统

说，见前揭书附录二，第 ２３９ 页。 在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提出道统

说的还有陆龟蒙、朱阅、林慎思、司空图、牛希济等人。 他们的观点，
可以参看叶平：《五代十国时期儒学道统谱系的衍变》，《中州学刊》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③〔唐〕韩愈：《原道》，〔宋〕魏仲举编：《五百家注昌

黎文集》卷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１０７４ 册，台湾商务印书

馆，１９８６ 年，第 ２２４ 页。 本文凡引韩愈《原道》文，均见此书第 ２２１—
２２４ 页，下不出注。 以下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仅注页码。 ④《孟
子·滕文公上》《孟子·滕文公下》。 ⑤朱子《孟子集注》总结此章

曰：“历序群圣之统。”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３７７ 页。 以下引《四书章句集注》仅注页码。 ⑥〔宋〕程颢、程
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二先生语一》，《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
华书局，２００４ 年，第 ５ 页。 以下凡引《二程集》仅注页码。 ⑦《遗书》
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二程集》，第 ２３２ 页。 ⑧这一点，在二程弟

子刘立之那里得到了印证。 刘立之曰：“自孟轲没，圣学失传，学者

穿凿妄作，不知入德。 先生杰然自立于千载之后，芟辟榛秽，开示本

原，圣人之庭户晓然可入，学士大夫始知所。”参见《二程集》，第 ３２９
页。 ⑨参看蔡方鹿：《程颢、程颐的道统思想》，《开封大学学报》１９９７
年第 １ 期。 ⑩程颐：《程氏易传·序》，《二程集》，第 ６８９ 页。 􀃊􀁉􀁓《二
程外书》卷十二，《二程集》，第 ４２４ 页；《二程粹言·圣贤篇》，《二程

集》，第 １２４１ 页。 􀃊􀁉􀁔《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 ３７ 页；《二程粹

言·论书篇》《二程粹言·论道篇》，《二程集》，第 １２０３、１１７４ 页。 􀃊􀁉􀁕
《二程粹言·圣贤篇》，《二程集》，第 １２４１—１２４２ 页；《遗书》卷二上、
卷十、卷十五、卷七、卷十八，《二程集》，第 ３２、４２、１１２、１７１、１５０、９７、
１９７ 页。 􀃊􀁉􀁖〔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三十三至卷二百三十四，
《四库备要》第 ３ 册，中华书局、中国书店，１９８９ 年影印版，第 １１７９—
１１８８ 页。 􀃊􀁉􀁗熙宁四年（１０７１）二月，《孟子》首次列入科举考试。 元

封七年（１０８４）五月，孟子首次允许被配享。 参见周予同：《周予同经

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第 ２８９ 页；徐洪兴：《唐宋

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３ 年第 ５ 期。 􀃊􀁉􀁘〔宋〕司马

光：《传家集》卷七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１０９４ 册，第 ６６３—
６６７ 页；〔宋〕李觏：《李觏集》卷三十二至卷三十四，王国轩校点，中
华书局，１９８１ 年，第 ３６４—３７７ 页。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
十一至卷十三，李剑雄、刘德权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１３—１５２
页。 􀃊􀁉􀁚〔宋〕 胡宏：《释疑孟》，《胡宏集》，吴华仁点校，中华书局，
１９８７ 年，第 ３１８—３２７ 页；〔宋〕张九成：《孟子传》，景印文渊阁“四库

全书”第 １９６ 册，第 ２２９—５１６ 页；〔宋〕余允文：《尊孟辨》《尊孟续辨》
《尊孟辨别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１９６ 册，第 ５１７—５４９、
５４９—５６４、５６４—５６９ 页。 下引《胡宏集》 仅注页码。 􀃊􀁉􀁛〔宋〕 朱熹：
《读余隐之尊孟辨》，《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三，《朱子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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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４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３５０８—３５５４
页。 下引《朱子全书》仅注册数和页码。 􀃊􀁊􀁒《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七十五，《朱子全书》第 ２４ 册，第 ３６３９ 页。 􀃊􀁊􀁓《四书章句集注》，第
１４—１６ 页。 􀃊􀁊􀁔《孟子·滕文公上》。 􀃊􀁊􀁕〔唐〕林慎思：《伸蒙子》卷中，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６９６ 册，第 ６３６ 页。 􀃊􀁊􀁖〔宋〕石介：《读原

道》，《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七，陈植锷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年，第 ７８
页。 􀃊􀁊􀁗〔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七，陈植锷点校，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 年，第 ７８—７９、１５３—１５４ 页。 􀃊􀁊􀁘《汉书·艺文志》。 􀃊􀁊􀁙《胡宏

集》，第 ３２ 页。 􀃊􀁊􀁚《周子通书序》，《胡宏集》，第 １６０—１６１ 页。 􀃊􀁊􀁛陈

荣捷：《朱子新探索·新道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２８９—２９０ 页；陈荣捷：《朱学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
第 ８ 页。 􀃊􀁋􀁒《伊洛渊源录》传世各本均有《康节先生》一卷，其实这是

坊间私自添加的，朱子原编纂本无此卷。 《朱子语类》卷六十《孟子

十》“杨子取为我”条曰：“问：‘渊源录中何故有康节传？’曰：‘书坊

自增耳。’（可学。）”见〔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第 １４４７
页。 下引《朱子语类》仅注页码。 􀃊􀁋􀁓《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

五，《朱子全书》第 ２４ 册，第 ３６２８ 页。 􀃊􀁋􀁔《太极图说解》，《朱子全书》
第 １３ 册，第 ７６ 页。 􀃊􀁋􀁕《太极图说解·后记》，《朱子全书》第 １３ 册，
第 ７９ 页。 􀃊􀁋􀁖参见朱子《答陆子美》 《答陆子静》和陆九渊《与朱元

晦》的书信，《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朱子全书》第 ２１ 册，
第 １５６０—１５６２、１５６６—１５７５ 页；〔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二，钟哲

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年，第 ２１—３１ 页。 􀃊􀁋􀁗《宋史·朱震传》引朱震

《汉上易解》，见〔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三十五，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年，第 １２９０８ 页。 􀃊􀁋􀁘参见《朱子语类》卷十四，第 ２５８ 页。 􀃊􀁋􀁙〔宋〕朱

熹、蔡元定：《易学启蒙》卷二，《朱子全书》第 １ 册，第 ２１７—２４４ 页。
􀃊􀁋􀁚参见王铁《周易本义·校点说明》，《朱子全书》第 １ 册，第 ２ 页。
􀃊􀁋􀁛《周易本义》，《朱子全书》第 １ 册，第 ２８ 页。 􀃊􀁌􀁒《周易本义·周易

五赞》，《朱子全书》第 １ 册，第 １６３、１６４ 页。 􀃊􀁌􀁓张克宾：《朱熹与太极

图及道统》，《周易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 􀃊􀁌􀁔《遗书》卷十一，《二程

集》，第 ２７６ 页；《四书章句集注》，第 １４ 页。 􀃊􀁌􀁕《朱子语类》卷一百零

五，第 ２６２９ 页。 黄榦《复李公晦书》云：“先《近思》而后《四子》，却
不见先生有此语。 陈安卿所谓‘《近思》，《四子》之阶梯’，亦不知何

所据而云。”〔宋〕黄榦：《勉斋集》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１１６８ 册，第 ９１ 页。 按，陈淳所记，与朱子《书临漳所刊四子后》所说

及朱鉴编《朱文公易说》卷十八所记一致，不为无据。 􀃊􀁌􀁖《晦安先生

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书临漳所刊四子后》，《朱子全书》第 ２４ 册，
第 ３８９５—３８９６ 页。 􀃊􀁌􀁗〔宋〕朱鉴编：《朱文公易说》卷十八，景印文渊

阁“四库全书”第 １８ 册，第 ７８７ 页。 􀃊􀁌􀁘《二程粹言·论书篇》，《二程

集》，第 １２０４ 页。 􀃊􀁌􀁙《朱子语类》卷六十七，第 １６５９ 页。 􀃊􀁌􀁚《晦安先

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八《答吕子约书》，《朱子全书》第 ２２ 册，第
２２２８ 页。 􀃊􀁌􀁛《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陆子静书》，《朱子

全书》第 ２１ 册，第 １５６７ 页。 􀃊􀁍􀁒《门人朋友叙述并序》，《二程集》，第
３２８—３３４ 页。 􀃊􀁍􀁓《四书章句集注》，第 １ 页。 􀃊􀁍􀁔《晦安先生朱文公别

集》卷六，《朱子全书》第 ２５ 册，第 ４９６３ 页。 􀃊􀁍􀁕〔宋〕陈淳：《师友渊

源》，《北溪大全集》卷十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１１６８ 册，第
６１５ 页。 􀃊􀁍􀁖《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六，《朱子全书》第 ２４ 册，
第 ４０５０—４０５１ 页。 􀃊􀁍􀁗《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有《六先生

画像赞》一文，六先生的顺序是濂溪先生、明道先生、伊川先生、康节

先生、横渠先生和涑水先生，与《沧州精舍告先圣文》所谓“周程授

受，万理一原。 曰邵曰张，爰及司马”的顺序是一致的。 不过，《六先

生画像赞》没有出现“道统”的概念，不一定表示理学道统的次序。
据束景南考证，《六先生画像赞》作于乾道九年（１１７３）十一月。 参见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５０１ 页。
􀃊􀁍􀁘〔宋〕黄榦：《勉斋集》卷三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１１６８
册，第 ４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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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融合———朱子道统说的形成与发展


